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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产业的发展能有效盘活乡村资源、 激发乡村内在发展动力。 采用多案例分析方法, 以

资源编排理论作为基础, 构建 “资源编排—利益联结—创造价值” 模型, 探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 “龙头

企业+农户” 和 “政府+企业+农户” 发展模式下的乡村产业发展的价值实现过程。 研究结果表示, 三种

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资源编排行为的差异, 特别是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的结合方式。 资源编排与利益联

结的交互配置凸显了乡村资源与组织主体之间关系的迭代升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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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中国一直在探索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 要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目标,
解决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 需要盘活乡村资源、 激发乡村内在发展潜力[1] 。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乡村产业

快速发展, 乡村特色产业、 乡村新型服务业、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关注度持续增加[2] , 相继提出发展

“农业龙头企业” 等多业态的发展方式[3] 。 这些实践为乡村探索多业态、 多形式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提供

了重要启示。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农业发展承担不同使命, 呈现出阶段性的产业发展模式演变。
一是起步阶段 (1978—1994 年) 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 模式。 这种模式是受市场需求推动, 由成熟

农户带动小农户发展本土特色产业, 形成农户自主经营的 “农户+农户” 模式, 即由经营实力较强的农户

进行管理, 最后按照资源、 设备等进行分红的模式。
二是探索阶段 (1992—2012 年) 的 “龙头企业+农户” 发展模式。 这种模式是通过招商的方式将企

业的技术、 设备、 信息等资源引入乡村中, 以此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的经济, 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
引入的企业利用乡村的自然、 文化等资源生产出极具地方特色的产品, 快速形成产业群。

三是跨越阶段 (2013 年至今) 的 “政府+企业+农户” 模式。 这种模式是在政府的政策与资金扶

持下, 聚集当地具有禀赋优势的产业, 形成具有特色产业发展优势的地理空间, 从而能有效地汇集配

套产业, 实现区域的繁荣发展。
目前, 存在较多关于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 但大部分的研究以解释某一特定地区或单一的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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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模式为主要内容, 关于产业模式如何形成与演变的过程缺乏较为深入和系统的讨论, 也缺乏对不同

产业发展模式下资源是如何转化成能力以实现价值创造的探索。
本文从资源编排理论入手, 依靠 “资源编排—利益联结—价值创造” 逻辑, 具体剖析了乡村如何

通过资源编排激发内生动力、 嵌入外生资源以实现价值创造的内在机理。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做出

了两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 从乡村产业编排行为出发, 具体分析了 “农民专业合作社” “龙头企业+农

户” 和 “政府+企业+农户” 三个产业发展模式下的乡村资源编排行为、 利益联结机制与价值实现过程

之间的内在机理, 丰富了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内在发展过程研究; 第二, 使用探索性案例和方法具体解

释了由资源构建到能力的转化再到价值创造的实践过程, 相较于以往研究大多关注依靠外界资源助力

乡村产业发展, 本文为乡村产业撬动内在资源, 激活自身发展活力, 实现内外资源整合的过程提供了

路径指引。 本文扩展了资源编排理论的应用范围, 阐释了从多角度剖析乡村产业模式的动态演化与实

践机理。

二、 理论与方法

(一) 资源编排理论

资源编排理论由西蒙等 (Sirmon
 

et
 

al., 2011) [4] 提出, 核心在于将资源分配到活动的关键路径上助

力企业形成竞争优势。 只有将资源转化为能力才能创造价值, 使企业在竞争发展中获得比较优势[5] 。 从

理论上看, 资源编排理论是基于资源基础论引入了动态利用资源的过程, 实现由 “拥有者” 向 “利用者”
过渡[6] 。 该理论主要以企业为对象, 形成 “资源构建—捆绑—利用” 的框架, 随后, 部分学者以此框架

为基础对资源编排理论的内涵进行情景转换和改进, 衍生出资源获取[7] 、 资源共享[8] 、 资源撬动[9] 、 资

源协调[10] 、 资源开拓[11] 等内容。 综合来看, 资源编排理论可以视为包括资源获取、 协调和开拓的多元

化、 能动性行为的过程[12] , 填补了资源管理与资产编排中的资源利用、 管理等问题, 能进一步映射出资

源编排是行为与价值创造的双重属性[6] 。
已有理论与实证分析为本文提供了新思路, 而目前鲜有研究从资源编排理论的角度探究乡村产业的

发展过程。 本文基于 “资源获取—资源协调—资源开拓” 的资源编排框架, 探究由要素到行为的转变,
研究从资源转换为能力产生行动的过程, 揭示不同模式下资源转化为能力的过程, 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

空白。
(二) 乡村产业价值创造的逻辑框架

资源编排是通过对乡村产业链内外部进行有形或无形资源的管理, 以促进资源的集中使用, 实现资

源的整合、 重组、 转化和利用, 从而推动乡村产业创造价值。 在资源编排中, 乡村发展阶段所需的外部

资源, 如政府投资、 企业资金、 人才资源等, 通过资源编排行为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资源, 并通过

与内部已有资源进行重组、 叠加从而发挥更大的效用, 进而使乡村获得持续发展的内在基础。 从资源编

排的行为角度进行探究, 资源赋能产生行动通过资源构建、 资源束集、 资源撬动等多种资源编排的一系

列流程, 实现资源从外到内组合蓄能, 赋能乡村产业发展。
价值创造作为乡村产业在资源编排与利益联结机制联合下的动态化结果, 取决于乡村产业发展模式

的选择。 从机会视角来看, 机会识别与市场需求能够促使乡村时刻保持着对市场机会的灵敏性判断, 能

够通过市场、 政策等相关信息的搜集、 整理后形成新的发展理念与想法, 以此转化成切实可行的乡村发

展新业态、 新能力, 作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因; 从资源基础来看, 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乡村资源

以动态化、 多形态化形式存在, 在农业生产、 农产品销售和农村新兴产业等领域上实现由资源迈向能力

的动态化演进, 并为后续的乡村产业发展行为奠定了基础; 从管理视角来看, 价值创造能力在不同的发

展模式下呈现出差异化形式, 使用不同的资源编排过程与价值创造机理, 解释以 “农民专业合作社” “龙

头企业+农户” 和 “政府+企业+农户” 为代表的乡村产业发展。
现有文献对乡村产业发展价值实现过程进行了初步研究, 但未厘清在资源与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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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 本文将以资源编排理论作为理论依据, 构建 “资源编排—利益联结—创造价值” 模型, 探究乡村

产业发展的实践过程。 依据资源编排理论可以细化农村资源、 解构资源管理行为, 有助于揭示资源交互

和协同的过程, 依次解决资源在整合、 重组、 转化和利用过程中的问题, 勾勒出由资源到价值创造这一

完整的乡村产业发展过程, 以此帮助乡村挖掘价值创造的内在机理。
乡村产业价值创造的逻辑框架如图 1 所示。

时序
更迭

时序
更迭

时序
更迭

资源编排

价值创造

行为直接作用模式

行为间接作用模式

利益联结 乡村产业发展
模式

作用
指向

图 1　 乡村产业价值创造的逻辑框架

(三) 案例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探索性多案例研究方法, 即探究在三种不同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下, 政府、 农户和龙头企

业在资源获取、 协调和开拓上的行为逻辑。 采用探索性多案例研究方法的原因在于: 首先, 本文主要探

究乡村如何利用内外部资源开展乡村产业发展活动以促进价值创造能力, 属于 “如何” 问题的范畴, 适

用于案例研究方法; 其次, 提出 “资源编排—利益联结—价值创造” 框架探究三种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

价值创造过程, 以探究性案例研究更能寻找现象间的关联关系, 并从案例中验证理论框架; 最后, 多案

例研究方法对不同地区、 不同时期的案例进行横向对比, 能增加理论框架的说服性、 适用性。
本文主要使用从国家乡村振兴局收集的资料,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障案例数据的可获取性、 真实

性, 具体案例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资源编排影响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典型例证

乡村产业发展模式 典型例证

农民专业合作社 浙江省安吉县建立 “村级组织+合作社+困难户” 利益分配下发展白茶特色产业

龙头企业+农户 贵州省册亨县引入贵州矛香猪业 (集团) 有限公司, 建立 “龙头企业+农户+合作社” 的

合作模式

政府+龙头企业+农户 贵州省毕节市新仁苗族乡人民政府引入蔬菜种植企业, 建立 “政府+企业+农户” 发展

格局

本文选取三种产业发展模式下的乡村案例, 主要基于以下三种原则: 第一, 兼并重要性原则。 选

取代表性强的案例, 使研究对未来乡村发展提供有效的启示。 第二, 理论目标与案例过程具有一致性。
从全国选取 3 个主要发展模式与本文的理论目标相一致的案例, 更能验证理论框架的合理性。 第三,
案例具有可获取性。 从国家乡村振兴局中选取的三个案例, 在对应的省份都有相关的新闻报道、 公众

号宣传等可获取的丰富资源, 案例的完整性和多样性都有利于开展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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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于资源编排理论的乡村产业模式价值创造过程

(一) “农民专业合作社” 模式的价值创造过程

“农民专业合作社” 模式主要通过建立农户之间的信息对称关系, 引导乡村形成以农户自主联合为主

的市场导向发展, 提升农户的自主经营和治理能力, 为乡村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新途径。 在面临资源限

制的情况下, 通过开拓农户自主经营等能力, 指导乡村采取高效的资源编排方法, 实现从无到有的资源

基础构建, 并发挥内部资源的组合效应, 突破发展壁垒。 在此阶段, 乡村从三个方面实现资源适配需求,
利用短缺资源的采办购置, 复制成熟发展路径, 实现资源缺口精准填补为主, 结合专业资源合理分配的

方式, 突出乡村在资源获取、 利用过程中内部资源的不断组合, 蓄力推进农户间的资源基础行动轨迹全

面化。 通过资源整合下的需求信息和农户自主行为为组织结构内部赋能, 是 “农民专业合作社” 模式价

值创造过程的核心环节。
市场需求牵引农户快速作出反应, 但受到技术、 劳动工具等限制, 无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需

要以内部资源整合的方式实现效率型资源编排, 获取资源的快速整合, 弥补生产缺口, 发挥资源重组

配置的匹配效应。 升级已有产业实现更新换代或基于已有的模式培养新服务, 实现生产资源的整合和

发展能力的转化, 完善乡村组合资源框架释放最大化资源价值, 解决关键资源间的错配、 匹配等问题。
以此功能解决农户与成熟农户间的利益联结关系, 满足资源结构重组需求和缓解缺口资源不足问题,
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完成 “缺口资源获取、 资源重组利用、 产业结构升级、 需求反馈满足” 的循环

过程, 共同面向差异化市场需求, 实现满足市场的农产品生产、 销售。
“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发展思路如图 2 所示。

市场发展

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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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农
户
带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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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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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性:资源获取

短缺资源
采办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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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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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分配

匹
配
效
应

农村
专业
合作
社

过程诱因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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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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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产业
结构
升级

资源
重组
利用

价值创造

图 2　 “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价值创造过程

内部动员改变了农户对内部现存资源的心理、 行动与价值观。 整合内部现存资源, 构建 “成熟农户+
农户” 的利益联结, 将整合、 获取的新旧资源渗透入生产前、 中和后的多个生产经营环节中, 超越单一

的行动效果, 缓解发展后续的动力不足、 技术不完善等问题。 推进合作组织实现进一步合作的动力在于

撬动潜在资源, 浙江省安吉县、 四川省西充县都是在小农户分散、 基础资源匮乏的前提下成立农民专业

合作社, 完成了土地、 资本等基础要素的整合。 在成功整合、 调整后, 为实现进一步发展, 由成熟的农

户带动待发展农户完成初步技术引进。 获取更多产业化资源, 须引入足量的外界资本从而形成规范化的

公司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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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资源编排—利益联结—价值创造” 的逻辑对浙江省安吉白茶专业合作社进行剖析, 具体价

值创造过程如图 3、 表 2 所示。
安吉县曾是浙江省贫困县之一, 环境污染严重、 交通条件落后、 工业基础薄弱。 为寻求一条长远发

展路径, 安吉县人民政府于 1998 年确定 “生态立县” 的思想, 发展白茶特色产业, 2003 年建立白茶专

业合作社, 探索出 “合作社+农户” 发展模式。 安吉县政府高度重视安吉白茶产业发展, 通过出台相

关政策, 扶持发展茶叶产业。 在发展前期, 安吉县未形成健全的白茶产业发展结构, 受制于资本、 技

术等资源限制, 只能形成 “农户+农户” 的发展模式。 随着种植技术不断提升, 形成了特有白茶品牌。
为进一步发展, 安吉县重新挖掘既有资源的内在价值, 引入外界劳动力、 资金等资源, 形成资源组合,
以驱动乡村产业发展和跨领域、 跨单位的技术创新, 并于 2007 年成立浙江安吉宋茗白茶有限公司。 安

吉县在做出上述的资源行为后, 创造了新的价值。 一是公共价值得以体现。 安吉县人民政府在整个发

展周期中不断挖掘安吉白茶的文化底蕴, 力求文化与农业结合, 打造安吉白茶文化, 并通过建立公园、
鉴赏基地等为切入口, 提升白茶的品牌建设。 二是探究潜在市场价值。 构建要素集聚、 产业创新和服

务提升等协同发展体系。

公共价值:挖掘白茶文化底蕴,
提升白茶品牌内涵;

市场价值:加快要素集聚,推动
产业创新,促进服务提升

利益联结

资源编排

成熟农户

指导
价值创造

资源基础:生态环境,地方政策;
资源调整:妇女等群体参与种植,

整合辖区茶叶资源;
资源获取:跨领域、跨单位整合创

新资源,招引人才团队
劳动力

技术

土地

机器
设备

合
作
社

图 3　 “安吉白茶专业合作社” 的价值创造过程

表 2　 “农民专业合作社” 价值创造过程的典型证据援引

概念 维度 证据事例 关键词

资源编排 资源基础 生态条件优越, 为安吉白茶的生长提供了优秀的土质、 水质以及气候条件, 使茶叶

的产量达到了产业化的标准;
地方政策为白茶产业化形成提供资金、 技术以及良好市场条件

生态环境;
地方政策

资源调整 街道通过整合辖区茶叶资源, 借助党建工作促进茶产业的发展, 致力于支持中小型

茶农实现规模化和强势发展, 并积极打造 “安吉白茶人家” 品牌。 此外, 引导党

员、 妇女、 返乡青年等群体积极参与茶叶种植, 扩大茶叶种植面积, 从而推动脱贫

致富的实现

整合;
扶持茶农;
引导致富

资源获取 围绕安吉白茶等主导产业大力招引各类顶尖领军人才及团队;
跨领域、 跨单位整合创新资源, 推动多部门、 多单位、 全链条协同创新;
围绕白茶产业发展需求, 打造安吉白茶全产业链大数据中心, 整合原有茶园用工管

理、 投入品追溯监管、 农产品追溯等平台

招引人才;
整合创新资源;
数字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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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概念 维度 证据事例 关键词

利益联结 资源匹配 2003 年形成 “农户+农户” 发展模式;
2007 年为推动进一步发展, 成立浙江安吉宋茗白茶有限公司

农户联合;
成立公司

价值创造 公共价值 深入挖掘白茶的文化底蕴, 将文化与农业相结合, 打造了安吉白茶文化;
建设主题公园等方式将安吉白茶推入大众视野, 提升了安吉白茶的品牌内涵

文化底蕴;
品牌内涵

市场价值 加快要素集聚, 助力白茶产业新发展;
推进产业创新, 促进创新能力新提升;
围绕服务提升, 构建产业共富新格局

要素集聚;
产业创新;
服务提升

(二) “龙头企业+农户” 模式的价值创造过程

尽管乡村资源禀赋存在差异, 但大部分乡村存在着新生弱小的特征, 需要吸引外部主体获取生存

和发展所需的资源, 以建立有价值创造能力的资本基础。 2021 年 10 月农业农村部发布了 《农业农村

部关于促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的意见》 (农产发 〔2021〕 5 号) , 该政策建议通过多渠道的

支持措施来帮助乡村发展, 支持龙头企业的创新发展。 在多元化产品需求的时代背景下, 乡村寻求与

企业合作的最佳机会, 规划自身资源优势并选择与之有互补性的资源, 发挥异质资源和互补资源的协

调发展效应, 汇集成更具有价值潜力的资源束。 在此期间, 以新旧资源重组、 互补资源协调和优势资

源聚合的方式形成资源编排框架, 搭建全新资源获取渠道。
乡村的资源协调行为推动企业自主配对目标产业, 乡村通过加强与外部资源合作的方式实现内外资

源的互助互惠关系。 企业为乡村输送互补型、 异质性的资源, 助力乡村产业从 “效率型资源编排行为”
向 “协调型资源编排行为” 过渡, 以此实现利益市场的拓展。 多方互助协作实现互补资源的汇集, 推进

乡村资源与企业资源之间的高效配置弥补市场的异质性需求空白, 以此实现 “龙头企业+农户” 模式下的

最大化价值创造。 龙头企业可通过主动合作扎根乡村, 利用乡村资源与资本、 市场的结合, 实现资源互

补以此树立品牌优势; 农户模拟为企业生产部门, 参与企业管理体系中的任务分工, 从而共创多元价值,
完成 “互补资源汇集、 资源高效协调、 产业优势互补、 多元相互协作” 的循环体系。

具体市场主导的 “龙头企业+农户” 模式如图 4 所示。

市场发展

市
场
需
求 满足

牵引

导向:利润市场
拓展

关注
市场
需求

发展
重点
产业

全
产
业
链
结
构
扎
根

目标
指导

资源
建构

资源编排

互补性:资源协调

新旧资源
重组

互补资源
协调

优势资源
聚合

融
合
效
应

企农
联合

过程诱因 结果

合作
互助

资源
输送

龙头
企业 农户

利益联结

主动合作扎根市场
资源互补树立品牌
智能管理任务分工

多方
相互
协作

互补
资源
汇集

产品
优势
互补

资源
高效
协调

价值创造

图 4　 “龙头企业+农户” 的价值创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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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产业在渡过艰难的自我崛起阶段之后, 消费者逐渐建立起对乡村特色产品的品牌认可度, 但

是消费者的满足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比如农产品产量、 质量、 丰富性等, 这是农户通过调整自身

现存资源也无法满足的。 匮乏的经济来源与不健全的资本市场都促使乡村亟需外界资本力量的援助,
其中龙头企业起着助燃剂作用, 为乡村提供市场信息和最新市场发展动向, 调动自身资金、 人才等资

源引入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 实现内外界的互补性资源协调, 扶持乡村特色产业, 建立健全的产业体

系。 企业与农户构建了统一化、 标准化的管理、 经营、 销售格局, 以专业化、 多元化的特色产业发展

框架、 丰硕的业绩成果吸引大批社会力量进入乡村, 实现产业集群的汇集。
对册亨县引进贵州矛香猪业 (集团) 有限公司构建矛香猪相关产业集群的具体细节进行剖析, 价

值创造过程如图 5、 表 3 所示。
册亨县位于贵州省, 是布依族聚居地。 布依族一直流传着杀年猪的习俗。 良好的生态、 气候和交通

等优势, 让册亨县积淀了独特的发展优势。 2020 年, 册亨县依靠特有的地理和环境优势吸引贵州矛香猪

业 (集团) 有限公司入驻, 构建 “龙头企业+农户” 模式。 此种发展模式使企业能够从龙头企业内获取互

补型资源并逐步在市场上扎稳脚跟。 致力于实现生产高效化、 标准化、 规模化的目标, 为解决养殖过程

中的环境问题, 当地政府在制定顶层设计时引入更多外界资本, 构建产业联盟, 与品牌企业合作实现资

源优势互补, 在多方力量的参与协作下实现矛香猪产业的高速发展。 从 “农户自我管理” 向以 “企业主

导、 农户主体” 产业结构过渡, 使乡村实现了由基础农业到技术农业的跨越。 在企业共享市场信息情况

下, 农户实现由产业内部的资源调整向资源的协调过渡的过程, 以适应差异化市场需求。

公共价值:聚焦产业培养;
市场价值:提升消费者购物
体验;

资源编排

利益联结

价值创造
资源基础:地理和环境优势;
特有产业习俗——杀猪节;
资源调整:寻求互补资源
资源协调:构建闭合生态农业
循环经济产业链;

原料供销
科技创新
人才培训
管理统一

土地流转
股东分红
统一生产
规范经营

企业

农户

消费 产品、服务

市场

聚集产
业群

业绩
吸引

社会
力量

图 5　 册亨县 “龙头企业+农户” 的价值创造过程

表 3　 “龙头企业+农户” 价值创造过程的典型证据援引

概念 维度 证据事例 关键词

资源编排 资源基础 优质而廉价的猪饲料;
良好的生态、 气候和交通优势, 为册亨县养猪提供了独特发展优势;
特有习俗———杀年猪;

独特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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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概念 维度 证据事例 关键词

资源编排 资源调整 加入产业联盟、 与品牌企业合作方式实现资源优势互补 寻求互补资源

资源协调 围绕矛香猪构建相关产业集群, 大力发展标准化、 科学化、 规模化等生猪养殖

产业;
构建闭合生态农业循环经济产业链;
引入多家加工厂与销售企业;

产业集群;
生态;

引入企业

利益联结 资源融合 “龙头企业+农户” 为主, 社会力量为辅;
从 “农户自我管理” 向以 “企业主导、 农户主体” 产业结构过渡;

企农联合

价值创造 公共价值 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模板;
聚焦产业培育, 做强特色产业

发展模板;
做强产业

市场价值 聚焦企业优势, 增强帮扶实效;
提高消费者的购买体验

购物体验;
帮扶实践

(三) “政府+企业+农户” 模式的价值创造过程

结合 “农业供给侧改革” “农村产业融合” “乡村振兴” 等时代背景, 当地政府为推动乡村可持续发

展积极发力, 吸引企业入驻乡村, 旨在从生产端、 销售端等多方面切入到乡村产业发展的各个方面, 实

施开放型资源编排方式, 在开放的基础上将各方的资源、 技术等要素整合于乡村空间系统内, 建立统一

规划管理。
为实现乡村产业的多业态融合发展, 乡村在统筹自有资源的条件下通过开放型资源编排行为, 将资

源与多要素进行有效的衔接, 跨越了高低级资源间的联结鸿沟, 有效地促进乡村跳脱舒适圈进入到自身

积累、 收集、 组合、 再建、 重组等获取资源的结构中。 从开放的视角看, 这有助于乡村、 企业、 政府之

间形成利益联结关系, 建立多元化的资源结构体系, 为后续乡村产业发展助力数字经济、 金融等方面提

供内在发展动力。 资源在开放的过程中突破了组织边界的限制, 借助政府平台实现资源的跨级流动, 实

现乡村产业价值创造效率最大化与跨行业的资源融通多元化。
乡村资源开拓行为推动着政府与企业主动介入到乡村产业发展从而实现利益联结, 在跨级资源共

享的同时达成平台内资源融通效应。 比较多方融合效应下的资源编排行为, 资源协同效应虽巩固了资

源基础, 但在当前 “农业供给侧改革” “乡村振兴” 时代背景下, 单一以市场或政府为主导的形式无

法达成现有的产业发展目标。 由于企业不解决脱贫问题, 同时当地政府无法凝聚资源于平台上, 因此

需要政府和企业以资源开拓方式提升内外部资源联结结构, 提高结构的主动性和稳固性, 以实现资源

价值创造最大化。 农户、 企业和政府三者通过利益联结关系, 吸引外部组织建立产业集群, 共同赋能

多业态发展方式, 推动 “资源互通互融、 多业态创新融入、 产品服务多样性、 跨级共创共享” 的产业

循环形成, 实现了资源开放共享。
“政府+企业+农户” 模式如图 6 所示。
贵州省毕节市新仁苗族的乡村产业主要依靠政府与市场双驱动成长。 乡村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若

没有市场压力的驱动, 乡村很难摆脱对资源能力的依赖, 推动乡村产业结构的升级。 在政策规划的引导

下, 乡村秉持发展理念形成全新的发展格局。 在双向引导下, 政府与龙头企业签订协议共促农户特色产

业发展, 对外输出新消费理念、 特色产品。
贵州省毕节市新仁苗族乡形成 “政府+企业+农户” 模式, 其价值创造过程如图 7、 表 4 所示。

97



2024 年第 3 期 张燕, 潘亚楠: 不同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价值创造机理: 资源编排理论的视角

过程诱因 结果

政策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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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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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

多业态、
多模式、
多产业

市场发展

导向:主导市场
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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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

资源
巩固

资源编排

开放型:资源开拓

平台资源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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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联结 价值创造

农户

龙头
企业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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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政府+企业+农户” 的价值创造过程

资源编排

利益联结

价值创造

资源基础:战略部署+地貌限制;
资源调整:筛选社会组织与企业;
异质资源整合到乡村空间系统内;
跨界资源汇集:推行农文旅融合
发展;拓展蔬菜加工

融资援助
发展方向
基础设施

基础投入
资金筹集
标准管理
品牌打造

政府 公司
签订
合同

农户

优质服务
特色产业

市场

□碑、消费 新消费理念

公共价值;环境改善;
市场价值;市场扩展;

图 7　 毕节市新仁苗族乡 “政府+企业+农户” 的价值创造过程

表 4　 “政府+企业+农户” 价值创造过程的典型证据援引

概念 维度 证据事例 关键词

资源编排 资源基础 “产业强省” “产业强州” 的决策部署, 加快推进蔬菜产业提质增效实现新跃升

零散型种植发展

聚集优势单品规模发展

蔬菜产业;
零散发展;
规模效应

资源调整 政府依靠丰富经验与机会识别能力, 从社会中筛选出发展蔬菜产业的企业和社

会组织;
获取异质性资源与乡村现存资源一同整合到乡村空间系统内;

筛选企业和

社会组织;
整合异质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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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概念 维度 证据事例 关键词

资源编排 资源汇集 依托农村特色优势产业, 根据 “专家+基地” 的扶贫工作模式, 解决产业发展

的各类技术难题; 开展与科研机构的合作, 推进蔬菜新型科技成果的转化

应用;
推行农业文旅融合发展;
拓展蔬菜加工

特色优势产业、
科技成果转化

利益联结 资源跨级 以 “市场为主导、 政府为指导、 农户为主体” 的乡村产业发展结构 政企农联合发展;

价值创造 公共价值 改善环境, 广开 “才” 路 环境改善;

市场价值 加强服务, 拓展市场 市场扩展

作为典型岩溶山区, 大部分乡村不具备发展规模农业的条件。 为此, 毕节市政府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农业产业。 2020 年, 当地政府从山东寿光引进一家蔬菜种植企业, 形成以 “市场为主导、 政府为指

导、 农户为主体” 的乡村产业发展结构, 农户与政府、 企业构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 推行共识、 共

建、 共享的发展格局。 政府依靠丰富的经验与机会识别能力, 从社会中筛选出发展蔬菜产业的优质企

业和社会组织, 获取异质性资源与乡村现存资源一同整合到乡村空间系统内, 剥离陈旧的资源, 形成

结构合理的良性资源池, 建立战略联络, 实现资源的多元化分配, 在价值创造中不断形成、 整合所需

资源。 政府引导企业在发展蔬菜产业过程中完善乡村治理、 生活富裕、 自然面貌等方面, 形成公共价

值与市场价值的协调。

四、 乡村产业发展模式价值创造的异质性

三种模式的本质区别在于资源编排的行为上: “农民专业合作社” 发展模式主要依靠成熟农户技术与

管理经验实现内部资源的匹配; “龙头企业+农户” 发展模式主要依靠吸引外部资本实现内外部资源的融

合; “政府+企业+农户” 发展模式主要是由政府发挥中介作用, 坚持公共、 经济与生态的多元目标, 有选

择性地引入跨级外界资本, 实现开放性资源开拓。
“农民专业合作社” 发展模式中, 内部资源的匹配是指在当外部因素较为薄弱, 组织力量未发挥作用

且外界资本未介入乡村, 农户只能依靠自身资源禀赋以及地域特色, 通过成熟的农户带动其他农户发展。
内部的成熟农户传授技术、 管理经验等能够快速弥补普通农户关键资源的空白, 打破隔行资源约束, 为

快速形成 “农民专业合作社” 而奠定资源基础。 在资源利用上实现效率型资源编排, 应当以保证资源的

合理化配置为前提, 发挥资源组合效应来落地匹配市场的需求, 以此与市场、 消费者建立密切联系, 建

立资源价值创造机制。
“龙头企业+农户” 发展模式中, 内外部资源的融合是指乡村凭借特定资源禀赋优势吸引外界资本,

资本通过评估当地产业资源禀赋、 未来产业发展规模和效益等基本情况, 筛选出更具可塑性的产业和区

域, 以资本入股, 与农户合作组建区域化品牌, 助力乡村产业快速形成龙头企业并带动周边区域产业群

发展。 乡村在资源获取的基础上, 通过资源协同方式将所吸纳的资源与互补资源进行融合后自用或再创。
在巩固资源基础的同时, 弥补了资源的薄弱点, 从多方面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并实现价值创造、 提升潜

在价值。 在龙头企业的帮扶下, 乡村实现了资源的反哺, 弥补了单纯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的缺陷,
在筹集资源、 分配资源等方面避免了盲目性与矛盾性, 保证农产品的质量与产量。

“政府+企业+农户” 发展模式中, 开放性资源开拓是指当政府以惠民政策和信誉聚集企业与资本

帮扶乡村产业。 在政企的资助下构建产业群体, 通过资金、 信息等集聚效应促进企业良性竞争, 共筑

多元化产业链。 在受到政府政策引导、 市场需求的共同影响下, 由资源协调跃升到汇集跨界资源, 将

不同行业、 区域内的资源汇集到同一个平台内, 再依托资源开拓实现资源的开放共享与跨界延伸,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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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政府、 龙头企业和农户的多方力量共同建立标准化生产方式与管理模式, 在生产产业发展中具有资

源的绝对话语权。 同时, 在乡村产业发展中不断开拓产业发展边界, 发展 “互联网+” “电商+” 等衍

生模式, 使乡村产业发展逐步跨越到融合发展的模式中。
尽管在乡村产业发展阶段由政府或龙头企业带动的乡村产业体系较为完善, 但市场边界和组织边

界的局限性开始制约乡村产业结构的多元化进一步发展, 如何跨越这些界限, 实现乡村产业可持续化

发展已成为了目前有待解决的问题。 具体如表 5 所示。

表 5　 乡村产业发展模式价值创造的异质性

项目 “农民专业合作社” 模式 “龙头企业+农户” 模式 “政府+企业+农户” 模式

资源编排 发挥内部资源的匹配效应;
通过 “短期资源采办—特定资源开发—
专业资源分配” 资源编排方式突出效率

性资源获取

发挥内外部资源融合效应;
通过 “新旧资源重组—互补资源协调—
优势资源聚合” 资源编排方式突出互补

型资源协调

发挥内外部资源融通效应;
通过 “平台资源共享—冗余资源剔除

—跨级资源延伸” 资源编排方式突出

开放性资源开拓

利益联结 农户 (成熟、 待发展) 龙头企业、 农户为主 政府、 企业、 农户为主

价值创造 缺口资源获取、 资源重组利用、 产业结

构升级、 需求反馈满足

互补资源汇集、 资源高效协调、 产业优

势互补、 多元相互协作

资源互通互融、 多业态创新融入、 产品

服务多样性、 跨级共创共享

这三种模式并不是静态不变的, 而是经过资源的获取、 融合、 开拓等过程实现迭代升级。 乡村资源

编排行为与利益联结的交互配置凸显了乡村资源与组织主体之间的迭代进阶的过程, 是实现乡村产业模

式变动的内在动力。
市场需求、 政策规划及农户内部的发展条件等因素的主导性转换是触发乡村产业变更发展模式的外

在推动力。 乡村产业在未来的市场发展导向下应当进一步引导乡村选择适宜的资源编排行为以此突破产

业发展障碍, 解决资源受限等问题。 充分调动跨行业、 跨区域的资源, 发挥资源整合、 利用效应, 形成

满足市场需求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
当内部资源潜力被最大化挖掘后, 乡村力求更进一步发展, 开始引入外界资本, 实现内外部资源的

整合, 打造区域化品牌, 建成本土企业。
以安吉白茶为例, 2003 年探索出 “农民专业合作社” 发展模式, 但受制于技术、 管理、 资金等因素

无法最大化挖掘既有资源的内在价值, 需依靠自身禀赋、 地理条件等优势, 吸引外界资本进入乡村, 形

成特有白茶品牌并成立浙江安吉宋茗白茶有限公司。
一些乡村在发展过程中秉持着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随着规模扩大、 引入资本增加, 粗放型生

产造成的环境污染、 管理混乱等问题越来越严峻, 亟需引入政府部门制定顶层设计规划乡村未来发

展路径, 以规划引导、 模式指导、 政策指引方式指导乡村产业发展过程, 实现各主体的重新分工与

协作, 推动乡村形成多业态产业模式, 构建农业全产业链, 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发展中生态与市场目

标的矛盾。
以册亨县引入贵州矛香猪业 (集团) 为例, 在构建的 “龙头企业+农户” 发展模式下, 虽然从龙头企

业获取互补型资源后逐步在市场上扎稳脚步, 但是集约化养殖带来了不容忽略的环境问题, 尤其是空气、
水、 土地等污染, 严重影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发展理念。 册亨县当地政府主动为养殖过程中存在的生

态与经济的冲突问题制定顶层设计, 有选择性地引入其他企业构建产业联盟。

五、 结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探究了资源编排理论对形成产业发展模式的应用, 揭示了不同乡村产业发展模式下创造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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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编排过程及三种模式的异质性。 本文对三个具体案例进行剖析, 得出以下结论。
(1) 从资源编排入手, 完善了不同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由资源编排到价值创造的内在衔接机理。 通过

构建政府、 农户和龙头企业之间的匹配关系, 为研究价值创造体系提供了关系和资源基础。 在乡村产业

发展过程中, 一方面, 适配产业发展导向的资源编排行为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资源, 弥补资源缺口, 实

现协调、 融通, 提升资源优势; 另一方面, 乡村产业发展中的组织形式会反哺乡村产业资源结构, 能进

一步丰富资源价值, 增加资源储存量。
(2) 结合乡村发展模式及自身资源优势确定的产业发展导向成为资源编排行为选择的外在动因, 其

中资源编排行为是有目的性、 能动性地管理与利用资源的行为, 在将资源转换成能力后产生行为的过程,
是实现乡村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3) “农民专业合作社” “龙头企业+农户” 与 “政府+企业+农户” 模式三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在于

资源编排行为的差异, 资源编排行为在经过资源的获取、 融合、 开拓等过程中实现动态变化。 即资源编

排与利益联结的交互配置凸显了乡村资源与组织主体之间的迭代升级, 乡村在挖掘自身资源实现利益最

大化过程中为进一步发展, 利用自身优势吸引外部资本, 形成本土龙头企业, 但生态与经济目标的冲突

亟需由政府把控引入的企业, 聚焦重点、 聚集资源、 聚合力量, 制定生产标准, 形成特色产业集群, 发

挥 “引领、 服务、 监督、 推动” 作用。
(二) 理论贡献

本文将资源编排理论应用到了乡村产业发展模式上, 总结了不同情景下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在市场或

政策的引导下资源编排的差异化特点, 解析了资源能动性配置下的价值创造特点, 丰富了乡村产业发展

模式内在发展过程研究。 以往研究大多从实证入手, 探究乡村为形成某一种特定的产业, 借助外部力量

实现的乡村产业振兴[13-14] , 而本文主要提出了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通过资源构建凝结

成能力, 采取行动实现价值创造的流程, 弥补了大多文献中所缺失的过程阐述。
本文扩展了资源编排理论的应用范围, 实现了从多角度剖析乡村产业模式的动态演化与实践机制。

本文提出农户可以通过选择不同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价值创造的资源编排过程理论模式, 对已有模型编排

进行了深化[15] , 提炼出资源编排理论应用于乡村产业实现价值创造的独特机制, 将资源编排的应用范围

由关注企业发展[8,16] 延伸到乡村产业价值创造的机制上。
(三) 实践贡献

本文的实践意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 有利于拓展乡村产业发展模式, 以多元化、 多业态的角

度看待乡村产业发展。 相较于以往关注依靠外界资源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研究, 本文按照政府、 龙头企

业和农户为主体划分 “农民专业合作社” [17] 、 “龙头企业+农户” [18] 和 “政府+企业+农户” [19] 三种基础发

展模式, 分析乡村产业在撬动内在资源, 激活自身内在发展活力, 实现内外资源整合的过程。 本文结论

可以为乡村因地制宜地匹配乡村产业发展模式, 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改进, 衍生出 “互联网+” [20] 、 “数字

经济+” [21] 等产业发展模式。 其次, 乡村产业要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 就要因地制宜地选择产业发展模

式。 对于外部力量相对薄弱且较为偏远的地区, 农户可形成 “农民专业合作社” 模式。 当有能力吸引外

部资本后, 乡村可以积极构建 “龙头企业+农户” 模式。 为促进良性循环, 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可以引

入政府力量形成 “政府+企业+农户” 模式。
(四) 研究局限与不足

未来需要细化更多乡村产业发展模式、 引入多种社会组织, 分析其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的理论机制。
同时需要进行多案例对比分析或大样本数据验证本文成果, 以此增加结论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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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can
 

effectively
 

revitalize
 

rural
 

resources
 

and
 

stimulate
 

the
 

inner
 

power
 

of
 

r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theory,
 

this
 

paper
 

adopts
 

a
 

multi-case
 

analysis
 

method
 

to
 

build
 

a
 

model
 

of
 

“ resource
 

arrangement-benefit
 

connection-value
 

creation”,
 

and
 

explores
 

the
 

value
 

realization
 

process
 

of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development
 

models
 

of
 

“farmer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lead-
ing

 

enterprises+farmers”
 

and
 

“government+enterprises+farmers”.
 

This
 

paper
 

provides
 

path
 

guidance
 

for
 

rural
 

in-
dustries

 

to
 

leverage
 

internal
 

resources,
 

activate
 

their
 

development
 

vitality,
 

and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By
 

applying
 

the
 

resource
 

arrangement
 

theory
 

to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rural
 

industry,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differentiated
 

characteristics
 

of
 

resource
 

arrange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ket
 

or
 

policy
 

in
 

response
 

to
 

dif-
ferent

 

scenarios
 

of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
 

analyzes
 

the
 

value
 

creation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dynamic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enriches
 

research
 

on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Different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ls
 

have
 

different
 

value
 

creation
 

proces-
ses.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 farmer
 

specialized
 

cooperative”
 

mainly
 

relies
 

on
 

mature
 

farmers,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to
 

achieve
 

the
 

matching
 

of
 

internal
 

resources;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leading
 

enterpri-
ses+ farmers”

 

mainly
 

relies
 

on
 

attracting
 

external
 

capital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
sources;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government+enterprises+farmers”
 

is
 

mainly
 

media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selectively
 

introduces
 

cross-level
 

external
 

capital
 

to
 

realize
 

open
 

resource
 

exploitation.
 

(2)
 

These
 

three
 

modes
 

are
 

not
 

static,
 

but
 

through
 

the
 

acquisition
 

of
 

resources,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to
 

achieve
 

iterative
 

upgrading.
 

The
 

interactive
 

allocation
 

of
 

rural
 

resource
 

arrangement
 

behavior
 

and
 

interest
 

connection
 

highlights
 

the
 

iterative
 

and
 

advanced
 

process
 

between
 

rural
 

resources
 

and
 

organizational
 

subjects,
 

which
 

i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to
 

realize
 

the
 

change
 

of
 

rural
 

industrial
 

model.
 

The
 

dominant
 

transformation
 

of
 

factors
 

such
 

as
 

market
 

demand,
 

policy
 

plan-
ning,

 

and
 

farmers,
 

internal
 

development
 

conditions
 

is
 

the
 

external
 

driving
 

force
 

that
 

triggers
 

the
 

change
 

of
 

the
 

devel-
opment

 

mode
 

of
 

rural
 

industr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future
 

market
 

development,
 

the
 

rural
 

industries
 

will
 

further
 

guide
 

the
 

countryside
 

to
 

choose
 

appropriate
 

resource
 

arrangement
 

behavior
 

to
 

break
 

through
 

the
 

obstacl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olve
 

problems,
 

and
 

fully
 

mobilize
 

cross-industry
 

and
 

cross-regional
 

resources.
 

Under
 

the
 

goal
 

of
 

maximizing
 

resource
 

ef-
ficiency,

 

villages
 

make
 

full
 

use
 

of
 

their
 

advantages
 

to
 

attract
 

external
 

capital
 

and
 

form
 

local
 

leading
 

enterprises.
 

Due
 

to
 

conflicts
 

between
 

ecological
 

goals
 

and
 

economic
 

goals,
 

to
 

avoid
 

negative
 

externalities,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play
 

the
 

role
 

of
 

guidance,
 

service,
 

supervision,
 

and
 

promotion,
 

guide
 

enterprises
 

to
 

gather
 

resources,
 

aggregate
 

forces,
 

and
 

formulate
 

production
 

standards
 

to
 

form
 

characteristic
 

industrial
 

clusters.
Keywords:

 

resource
 

arrangement;
 

value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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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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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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